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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会客单
开启古人类学研究之门
1952 年 4 月，36 岁的吴汝

康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解剖学会
理事会会议。会议结束后，他按计
划去拜访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吴有训。到了中科院，他依照规定
填完会客单，便去找吴有训。
“您等等，杨局长有事情找

您！”当吴汝康拜访结束准备走出
中科院的时候，却被传达室的人
叫住了。“杨局长？”吴汝康好像没
有听明白。“是的，就是编译局的
杨钟健局长！”

原来杨钟健正奉命筹组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从报
上知道吴汝康在美国专攻体质人
类学，就设法找他，没料到竟在这
样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遇上
了。随即，便邀请他到古脊椎动物
研究室主持古人类学研究。吴汝
康非常开心，当即就答应了下来。

在接下来半个多世纪的学术
生涯中，吴汝康对巨猿、禄丰古
猿、蓝田猿人等化石进行了系统
研究，开创了中国人自己深入研
究人类化石的时期，并提出一系
列理论，发表了大量科研论文和
专著，以及大量的科普作品。

20世纪 50年代，吴汝康在
研究北京直立人化石时注意到，
这种体质形态上介于古猿和现代
人之间的古人类的头骨比四肢骨
保留较多的猿的性质，上肢骨比
下肢骨更接近现代人。据此，他提
出人类进化过程中体质发展不平
衡的理论。他认为，在人类进化过
程中，由于两条腿单独担负了人
体行动的功能而解放了双手，使
之能从事劳动，劳动推动人脑向
现代人的方向进化，连带着表现
为头骨的形态发展落后于四肢
骨。这种现象支持了恩格斯关于
劳动创造人的理论。

达尔文论述人类最初的特
征，是两足行走、使用和制造石器
以及社会特征的“一揽子”理论，
影响了人类学界几乎一个世纪。
但是，猿与人的界限始于直立行
走，还是制造工具？对此，吴汝康
提出了“过渡说”。他认为，这一过
渡时期开始的标志是直立行走，
完成的标志是制造工具。1954年
12月 28日，吴汝康在《光明日
报》发表文章，阐释了从猿到人的
过渡、人类体质发展的不平衡性
和人类特征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
顺序等理论问题。直到 20多年后
的 20世纪 80年代，国际人类学
界终于普遍接受了吴汝康的观
点，一致承认，人类最初的特征是
直立行走。

古人类学者需要具有解剖
学、生理学、病理学等许多知识与
理论，且要融会贯通，这远比掘地
三尺要复杂千万倍。在吴汝康之
前，还不曾有一个中国人研究过
中国出土的古人类化石，更不曾

有一个中国人用中文写过一篇专
门研究人类化石的论文。1954
年，吴汝康与贾兰坡合作研究周
口店遗址的 5 颗牙齿和两段肢
骨，撰写了研究报告《周口店中国
猿人化石的新发现》，成为我国第
一篇首先用中文写全文、附以英
文摘要的研究人类化石的论文。

吴汝康奉行的格言是：勤奋、
严谨、求实、创新，对于草率报道
证据不足的科研成果，他总是挺
身而出实话实说，因而被中科院
许多年轻人称为“打假英雄”。

1989 年在湖北发现了一个
相当完整但被压扁了的人头骨。
当地人将人头骨带到北京交给某
科学家鉴定，结果被认定为南方
古猿。因南方古猿在中国还不曾
被发现，这一说法立刻引发了媒
体的竞相报道。吴汝康看到后，立
即给湖北省文化厅分管文物的负
责人写了一封信，坦诚地指出这
个头盖骨不是南方古猿，把它视
为南方古猿的说法很不慎重。最
终鉴定结果证明，他的看法是对
的，这个头骨是直立人的。尽管这
样的报道日后终被证明是不适当
或错误的，但是事发当时的反对，
却使吴汝康屡遭非议。然而吴汝
康从不后悔，他想的是只要能使
祖国的科学声誉免遭损害，个人
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

晚年重病期间，吴汝康对工
作的热情与向往依然不减。据女
儿吴建新回忆，有时家人或朋友
与他说话，因为身体非常虚弱，他
常常没什么表情与反应。但只要
是研究所有人来，对他讲些工作
上的事，他的眼神会马上变得十
分专注，其一生对科研的热忱与
执着若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
消得人憔悴”来形容绝不为过。

2006年 8月 31日，吴汝康
在北京逝世，他的墓就建在他为
之奉献终身的周口店。

2020年，国际小行星委员会
批准并发布国际公报，将中国科
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
编号为 317452号小行星命名为
“吴汝康星”。

吴汝康的一生，实现了由中
国人研究中国出土的古人类化石
的梦想，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
研究古人类化石的专家。他不仅
走进了古人类学研究的神秘殿
堂，并且开创了今人类学新学科，
成为国际学术界名副其实的一颗
巨星。

1916年 2月 19日，吴汝
康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北港乡
后吴村，从小就参加田间劳
动，对大自然中形形色色的生
命现象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

13 岁小学毕业后，吴汝
康跟随哥哥去南京上私立东方
中学，不久又回到常州读初
中。初中毕业后考上省立常州
中学，高中阶段的他系统学习
了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卫生
等生物课程，生物老师陈邦杰
注重实验，亲自示范，把切
片、解剖、制图等技术毫无保
留地传授给学生，更让吴汝康
萌发了探究生命的兴趣。吴汝
康高中毕业后虽成绩优秀，但
无钱升学。不过，他并没有向
困难低头，而是顺着报纸广告
的指引，考进了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当上人类学组
的一名计算员。接下来的求学
之路也“一路开挂”，一年
后，他考取国立中央大学生
物系，1940年又以优良的成
绩完成学业，获理科学士学
位。毕业后，吴汝康回到中
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
类学组，任研究实习员，师
从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吴定
良，开启了他与“人类”相
遇的故事篇章。

1941 年北京猿人头盖骨
因日军劫掠失踪，成为世界瞩

目的科学界疑案。“北京人”
的丢失虽不像圆明园被烧成为
国耻，但它唤起了青年吴汝康
的民族自觉。他发誓：不仅要
从事现代人类学研究，而且一
定要在古人类学领域成为被国
际学术界认可的专家。

为了更好地掌握这门学
科，1946 年，吴汝康和妻子
马秀权双双考取世界顶级的圣
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刚
到华盛顿大学，吴汝康就发现
他所在的系有 3位诺贝尔奖得
主开课，这让他兴奋不已。导
师第一次见面就表示要把他在
国内撰写的论文推荐到美国的
专业刊物发表，并毫无保留地
把 2000多份人体解剖的详细

档案向他开放，让他领略到了
一个学者的胸怀。在浓厚的学
术氛围下，吴汝康开始研究人
类口腔骨骼的骨化和生长，通
过胚胎发育的整个过程观察胎
儿未来牙齿与口腔的骨化过
程，学术能力也得到了飞快提
升，练就了根据任何一块骨头
一眼判定死者大概年龄的过硬
本领，他的论文被认定填补了
儿科医学的一项空白。

华盛顿大学的学习紧张而
又充实，吴汝康仅用一年时间
就获硕士学位，并兼任研究人
员。1949 年，夫妇俩双双获
得博士学位，并得到美国顶级
医学院的聘书。事实上，吴汝
康始终没有忘记“北京人”头
盖骨失踪的义愤，以及中国科
学家不能研究古人类化石的屈
辱。特别是当听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的消息后，凭着科学
家把科学置于首位的本能，他
们毫不犹豫地乘上英国轮船，
在夜里悄悄经过台湾海峡，在
天津港登陆，于 1949 年秋，
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的吴汝康，随即赴
大连医学院就任解剖教研组教
授兼主任，一头扎进教研的深
海，心无旁骛地搞研究、带学
生，先后参与编著了《人体解剖
学》《人体解剖图谱》等高等医
学院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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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三星村考古遗址公园即将开建的消息传开，瞬间引起各界关注，一股“考古热”席
卷龙城。

20世纪 70年代以前，“能否制造工具”一直被视作人和古猿的分水岭，而一位中国人类学家的声
音改变了这一切：自他而始，那些已能直立行走却不会制造工具的古猿，也被划进了人类的范畴。

他就是从武进走出的中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汝康。

走出国门又选择归国
踏上叩访人类祖先之路

吴汝康（右一）等人观看化石

大连医学院全体进修生结业留影纪念（前排右一吴汝康）


